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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上飞
内蒙古金戈铁马、烽火边城的往事夯进草原的金界壕，筑进了阴山山脉的长城，吹入浩瀚大漠的烽燧……你念

念不忘的往事呢？推开记忆的大门，时光的船逆流而上，欢乐与忧愁又一次溢出你的胸膛……

来稿请在电子邮件“抄送主题”一栏填写“草原往事”。同时，为了方便发放稿费，请在稿件中附上通讯员中国银

行的卡号。

Email：bfxbcyws@163.com

剃头匠

小凉房
1965年，我家有了小

凉房。小凉房是父亲独自
一人用勤劳的双手，一坯
一石一木修建起来的。

小凉房位于我家正
房的西侧，坐西朝东。小
凉房的椽檩全部用盖房
剩的下角料。土坯墙，根
基都是用河槽的顽石垒
砌而成。起房盖屋并非一
人所为。小凉房再小也是
房，父亲盖小凉房从来不
用我们帮忙，父亲说：“我
是男子汉，不能让你们吃
半点苦！”

俗话说，垒堵墙还需
两个桩1根线！父亲无需桩
和线，在脑海里就绘制出
了小凉房的宏伟蓝图。这
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也
不能不说父亲是一位建筑
能人！

因为小凉房的门太
小，进门的时候需要弓腰
低头侧身才能进入凉房。
父母为了防备我们偷吃
食物，还在门口的上面安
装了一个铃铛。只要是开
凉房门，铃铛就会发出声
响。

有了小凉房，家里零
七碎八劳动用的工具如镰
刀、斧头、铁锹、洋镐等都
可以放在里面。小凉房平
时空空如也。可是，每年到
了9、10月份，小凉房就开
始变得丰满了起来，里面
堆放着秋收回来的高粱、
玉米等各种粮食。尤其是
在过年的时候，所有的吃
食如糕、花儿、馍馍等，全
部都储存在大小不同的瓮
子里、坛子里，小凉房充满
了过年的味道……

慢慢时间一长，小凉
房里的东西逐渐变得越来
越多，有时甚至连下脚的
地方都没有。为了使小凉
房能够多存放东西，父亲
对小凉房进行了精心装
点，巧妙安排：用不同的木
板搭起了货架；在墙上钉
上了不计其数的木橛……
这样，小凉房的地上、墙
上、货架上和屋顶上都可
以置放各样的东西。到了
夜间，甚至还把自行车也
挤进去小凉房，小凉房成
了我家唯一的储藏室！

每逢过大年，我和哥
哥就蠢蠢欲动，一次又一
次地钻进小凉房里偷吃
糕。每次进入小凉房，虽然
避开了父母的眼睛，但是，
一次次的铃铛声却掩不住
父母的耳朵！

一次，我正进入小凉
房偷吃糕，铃铛突然响起。
正在睡觉的父亲听到了铃
铛声，一骨碌爬起，眼睛直
勾勾地朝凉房这边看。我
害怕极了，心想，又该挨父
亲的扫帚把了！可是，父亲
并没有责罚我。从那以后，
我更加变得有恃无恐，进
小凉房的胆子就越来越
大。对此，父母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熟视无睹。还没
有到大年，瓮子里的糕全
部被我和哥哥偷吃光了！
“咱们家的糕怎么还

没吃就没有了……”母亲
问父亲。
“有两个大老鼠在偷

吃，有多少能够！”父亲风趣
幽默的话逗得姐姐吃在嘴
里的炒面喷洒了一地……

文/吴秉信

在我的记忆里，剃头
是件大事情。那时，村里没
有理发店，会剃头的也不
多。村里人大都一年只剃
两三次头，还得等待走村
入户的剃头匠。

经常来我村剃头的是
一个背有点驼的小老头
儿。他的剃头担子一头挑
着铜水盆、剃头工具箱和
折叠木凳，一头挑着火炉
和小风箱。工具箱内放着
梳子、撩剪、剃须刀、荡刀
布、肥皂、手巾、围布等。每
年农闲或阴雨天，剃头匠
整曰在村里转，出东家入
西户找活。家里不缺热水，
省去生火烧水的工序。要
是夏锄秋收农忙时节，他
午休或傍晚时进村。在离
水井不远处找一块平坦的
地方摆开滩子，剃头匠生
好火炉，从井里汲水倒入
火炉上的铜盆里。蹲下身
子边拉风箱烧水边吆喝：
“剃头啦———”村子远离城
市，剃头匠进村也属罕事。
人们闻声赶来看热闹，越
聚越多。逐渐围了一圈，头
发长的自动站在里边。

剃头匠烧好水，让需
要剃头的人自已把头发泡

柔软，用肥皂水洗干净。他
左手从工具箱里拉出荡刀
布（荡刀布是一条人造皮革。
看上去很不起眼，油腻腻黑

黝黝的。），右手持刀，在上
面麻利地荡几下，就会变
得锋利无比。他荡好剃刀，
左手扶头，右手挥动剃刀
在头上轻轻划过。随着“嚓
嚓”的轻微声响，头发便丝
丝缕缕飘落到地上。十多
分钟，头发剃光了。然后剃
头匠在其脸上用刷子涂了
肥皂水，换用小巧的刀子
细心地刮胡须、寒毛。

剃头匠剃一个头可不
容易，一定要有过硬的手
艺。剃胡须、刮寒毛、剪鼻
毛、掏耳屎等动作，手都得
轻快灵活。尤其在剃胡须
刮寒毛时，手要相当稳定，
不容有丝毫颤抖；精力也
要绝对集中，容不得走神
半点。要不然，剃须刀划破
顾客的头皮，就不好交待
了。那时候，剃一个头挣三
个鸡蛋或半斤小米。要是
划破了头皮，除了分文拿
不到，还要遭被剃者的呵
斥。

小的时候，我很怕剃
头。既怕剃头匠把剃断的
头发弄进后颈窝和身里痒
肉，又怕剃头刀刮寒毛时
划破脸皮。每次剃头匠来
家，我都是哭哭啼啼，不肯
剃头。父亲劝哄不从，伸手
要打时，被剃头匠挡住。剃
头匠很会笼络小孩，他从
衣兜里拿出一粒糖，在我
面前幌来幌去。大凡小孩
都有爱吃糖的馋欲，剃头
匠这一招真灵，每次我手
里接了他的糖，就收住哭
声乖乖让他剃了。在剃头
匠的剃头生涯中，最难剃
的头就是小孩子的。小孩
子在被剃头的过程中好
动，不听使唤，剃头匠每次
剃完我的头，手心里都要
冒出一层汗水。

随着社会的发展，村
里人的生活水平逐步提
高，理发店应用而生。他们
坐在转椅上，任凭理发师
摆弄。剪发推头吹风打发
蜡，各种工序过后，入时新
潮的发型理成了。剃头匠
只会剃光头、刮胡须寒毛，
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时
到如今，这个行业彻底消
失了。 文/宋福恒

一捧黄豆
现在的物质生活极大的丰富了，可是，在以前，有

人为了一捧黄豆还得靠“偷”，那还是上个世纪在生产
队里发生的事情。

入夜，小山村一片宁静，修梯田、修水利，劳累一
天的农民都已酣酣入睡。护场员洪强和江小军坐在秫
秸搭成的马架式简易窝铺里闲聊着家常。生产队选他
们俩做夜间护场员，相信他们能认真负责，铁面无私，
看护好生产队里的粮食。

两个人漫无边际闲聊着，不知不觉已经夜深人
静。

夜色越来越浓，洪强和江小军又沿着场院巡逻一
圈，坐在铺满秸秆的地面上，困意袭来，两个人都张嘴
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但他们不能睡觉，守好场院的
粮食是他们俩神圣的职责，这是全村人整整辛勤劳作
一年的结晶啊！午夜时分，异常困倦的两个人突然被
一个声音惊得振作起来，好像是翻墙落地的声音，洪
强警惕地说，那得赶快出去看看，江小军说着就站起
来想往外走，洪强一把拽住小江说：“别的，这个时候
跳进场院的人一定是来偷粮食的，我们捉贼要捉赃，
等他们动手偷粮食，我们再抓住他，人证物证俱在，他
想抵赖也抵赖不了，不然我们现在把他们吓跑了，还
是抓不住小偷。”于是两个人不动声色在窝铺里静静
等候着，过了几分钟，他们听到人在地上爬的蟋蟋蟀
蟀的声音，又过了一会儿，爬的声音没有了，接着是用
双手捧黄豆的声音，场院里堆着下午社员们刚刚打完
场的黄豆，看场院的窝铺离黄豆堆只有十多米远，这
时就听洪强喊了一声“抓小偷”随即两人各握着一杆
土扎枪和手电筒几个箭步冲到地上的黑影跟前，洪强
打开手电筒一照，立刻惊呆了，洪强脱口而出“尚叔，
怎么是你？”“你怎么干这种事呢？”这个人叫尚林，是
村里的老实人。此时，他好像从惊魂中醒过来，带着哭
腔央求道：“洪强，我一时糊涂犯了大错，原谅我一回
吧！千万别上报大队，求求你们啦！”洪强心里很矛盾，
用眼睛瞅了一眼江小军，因为这种事只有他俩知道，
如何处理必须统一想法，江小军发现洪强用眼睛瞅
他，知道在征求他的意见，但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
一句话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站着，忽然他俩借着手电
筒的微光，看见尚林来偷黄豆并没拿口袋，而是拿了
一个很小的学生书包，就是装满了也只能盛5~6斤黄
豆。洪强感到很奇怪随口问道：“尚叔，既然三更半夜
来偷豆子怎么没拿口袋，而只拿了一个小书包？”尚林
战战兢兢地回答说：“我真的不想干这种缺德的事，可
是我实在没有一点办法了。”洪强说：“怎么回事，你说
清楚。”尚林仗着胆子继续说：“十天前，你婶生了个小
女孩，到现在没有一滴奶，每天喂一点米汤，孩子饿得
哇哇直哭，别人给出了个偏方，说猪蹄炖黄豆汤能使
产妇下奶，今天下午前屯老王家杀猪，我好说歹说赊
来两个猪蹄，可家里一粒黄豆也没有，我讨了几户乡
亲，谁家也没有黄豆，这可咋办呀，没有黄豆怎么炖猪
蹄汤啊，我被逼无奈想此下策，所以我只想偷一点点
黄豆，够煮猪蹄黄豆汤就行了！”尚林说完这句话无奈
地低下了头，不吱声了。洪强和小江相信他的表白，因
为他确实没拿大口袋，只拿了一个小学生书包，心里
很自然产生了一种同情感，但这毕竟是偷集体财产行
为，如何处理，两个人犯了难。这时尚林家低矮的土坯
房里传来婴儿的哭声。洪强看了看小江，小江露出了
同情的面容，轻轻地点了点头，这时洪强已理解了小
江是心思，随即对尚林说道：“你是个没有劣迹的社
员，过去还当过劳模，这次是家里确有难事，一时糊涂
犯了错，我们就不报告也不追究了，今晚的事只有我
们仨人知道，我们都把这件事都烂在肚子里吧，永远
不说，你回去吧。”尚林千恩万谢，把已经装进书包的
黄豆倒在大堆上。洪强若有所思地说：“你孩子没奶
吃，大人干着急，你没有黄豆给你媳妇炖猪蹄汤，当娘
的没奶，孩子还得挨饿，你就捧一捧拿回去吧，够煮汤
的了。”尚林不敢动手，但见洪强和小江很真诚，又想
到家中的难事，也只好捧了一捧黄豆，装进小书包里，
踉踉跄跄地跑回家了。尚林媳妇喝了猪蹄黄豆汤有奶
了，婴儿凄惨的哭声也听不见了，尚林还给女儿取名
豆豆。 文/河泉堂


